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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勤：武汉文化基因与长江文明“千年共振”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在谈到

“何以江城”这个命题时说，武汉不仅是长江
文明的活态标本，更是中华文明流动与创新
的生动缩影。他说，武汉的城市发展与中华
文明的起源是在同步进行。5000年前，长江
中游地区文明曙光初现。屈家岭文化、石家
河文化遗址的密集分布，见证了彼时人类的
生活印记，串联起长江文明早期发展的完整
链条。具体到武汉城区，水果湖的放鹰台遗
址距今5000年，出土的石器、陶器等文物，彰
显当时文化的发达程度。4000年前，黄陂张
西湾遗址已形成早期城市雏形，为武汉市迄

今发现最早的城址。虽当时不一定筑有城
墙，但已然是重要的聚落。而“城”的出现，正
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武汉关于长江文明探源中，盘龙城遗
址堪称“活态史书”。方勤说，提及夏代，人们
往往容易忽略盘龙城的夏代遗存。事实上，
不仅盘龙城有夏代的遗迹，去年在黄陂六银
庙发现的二里头时期（夏代）墓葬，更是重大
突破。盘龙城在商代走向辉煌，成为大型城
市，精美的青铜器、大型玉戈和圆鼎等，展现
出高超的工艺水平。

从古代的“金道锡行”到近现代的交通

网络，武汉始终是交通枢纽，一直走在前
沿。“历史是一条流淌的河，将城市的基因、
气质传承至今”，方勤表示，长江文明赋予武
汉的特质，就是交通与交流的包容性。这种

“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接纳着来自各地的人
流、物流，更体现在文化交流中，使武汉成为
多元文化融合的城市。城市的发展不是“无
根”的，几千年过去了，武汉还流淌着古代文
明的给养。从百万年前的“汉阳人”到今日
的国际都市，武汉以地理之枢纽、考古之实
证、文化之包容，诠释着“何以江城”的千年
命题。

万全文：“江河湖文化”在武汉尤为凸显
湖北省博物馆原党委书记万全文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荆楚文化是悠久中华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地位
举足轻重。而荆楚文化包含的“江河湖文
化”，在武汉尤为凸显。“江”指长江，长江流经
湖北 1000 多公里，在武汉穿城而过，赋予武
汉独特的城市气质，对于研究长江文明起源
至关重要；“河”指汉水，汉水与汉文化的发生
发展密切相关，武汉是汉水文化的重要节点
城市。汉水作为长江最大支流，不只因刘邦

“汉中封王”而与“汉文化”结缘，更在武汉形

成“两江交汇”的独特地貌；“湖”方面，湖北号
称“千湖之省”，武汉是“百湖之市”，水的优势
得天独厚，对湖、水的研究是荆楚文化的重要
方面。

楚文化基因在近代转化为城市发展动
能，必须提到的还有张之洞。19 世纪末，张
之洞督鄂 19 年，在武汉创办汉阳铁厂、湖北
枪炮厂，构建近代工业体系；修建京汉铁
路、开拓新式教育，将楚人的“实用智慧”与

“开拓精神”注入城市血脉。这些积累为
1911 年辛亥革命首义奠定了基础，使武汉

成为“首义之城”，而起义中彰显的革新精
神，正是楚文化“筚路蓝缕”开拓传统的当
代回响。

万全文指出，作为楚文化核心承载地，
武汉至今保留着丰富的文化标识：汉剧、楚
剧等非遗剧种传承楚地声腔艺术，“万里茶
道”节点地位见证商贸传统，而盘龙城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长江文明馆等设施，则让青
铜文明以现代方式活态呈现。“楚文化中的
浪漫主义与实用精神，在武汉当代发展中依
然鲜明。”

涂文学：武汉“因武而昌”又“因商而兴”
谈到城市起源，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教

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约教
授涂文学说，武汉城市起源发展与长江关系
紧密。距今3500多年的武汉“城市之根”盘龙
城地处长江之滨，起源于军事战争需要，是商
代区域政治军事中心城邑。夏口城、却月城
亦是临江而建。正是得益于长江的滋养，武
汉逐渐发展壮大，最后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区
域性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

随着中国历史演变，经济重心逐渐南
移，长江流域成为经济文化最活跃、发达之
地。特别是宋代后，江南地区工商、市政、农

业经济发展，衍生出的新经济文化因素，汉
口工商业发展更是在传统农业社会独领风
骚。近代，长江因通江达海成最早开放地
区，包括汉口在内的众多长江流域城市开放
通商。

作为滨江的城市，得天独厚。涂文学指
出，从城市发展史来看，武汉既“因武而昌”，
亦“因商而兴”，商兵互动，深刻影响武汉城市
的历史走向和城市性格。武汉历来是兵家必
争之地，元明清时期武昌成为两湖政治文化
中心。交通格局的改变对于武昌城市发展意
义重大，尤其是漕粮转运中心地位的确立，直

接刺激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集聚。大量
的漕运船只形成武昌江面帆樯云集、千帆竞
发的繁荣局面。

涂文学认为，两宋尤其明清时期，武汉城
市史的另一个亮点是汉口崛起，汉口的起源
与繁盛兴于水、兴于码头，汉口是“天下货物
聚买第一大码头”，清初以来就为华中、西南、
西北诸省水运中心。直到近代，武汉成为长
江三角洲地区仅次于上海，也是中国四大商
埠中唯一的内陆中部大商埠。长江通道使武
汉江海联通，长江对武汉近代开放意义重大，
甚至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的开放格局。

张颂明：建筑勾勒城市“因江而建、依江而兴”的千年轨迹
深耕武汉文物保护领域 30 余载的张颂

明，长年负责地面文物的保护管理、业务指
导及组织实施工作，他在接受专访时指出，

“武汉文化包容万象，面广而内涵深厚，它不
是一个文化单一的城市，文明因交流而多
彩，因互鉴而丰富。这些建筑遗产如同刻在
长江岸线上的历史密码，无声诉说着‘江城’
的灵魂所在”。

“武汉历史久远，文化内涵丰富，有大
量考古学物证。”张颂明强调。从 3500 多年
前的盘龙城遗址得知，武汉的文物建筑串

联着长江文明的发展脉络。“盘龙城在文化
上串联起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标志着双
大河文明结构的形成。”他解读道，其宫殿
采用“木骨泥墙”建筑技术和“坐北朝南、
中轴对称”布局，既体现王权思想，又与南
方“随形就势”的自然风格有所区别，还有
其中考古发掘的大量出土文物，都实证了
当时长江与黄河两大流域的不断对话、交
融 ，表 明“ 长 江 流 域 也 是 中 华 文 明 的 摇
篮”。

张颂明指出，武汉的建筑遗存多沿长江

铺展，勾勒出城市“因江而建、依江而兴”的
千年轨迹。三国武昌城址残垣诉说着军事
要冲的过往，元代胜像宝塔记录佛教沿江传
播的印记，古琴台留存着伯牙子期高山流水
遇知音的佳话，禹稷行宫传递着大禹治水、
造福苍生的英雄精神，汉阳铁厂矿砂码头旧
址见证了民族工业的兴起，晴川阁则与黄鹤
楼隔江呼应。洗马长街、鹦鹉洲这些浸透江
水的地名，至今仍在吟诵关羽饮马、祢衡作
赋的传奇，延续着“江—城—人”互动的文化
肌理。

任晓飞：文物里的长江文明，开放与融合是永恒主题
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梳理了武汉在长

江文明中的历史坐标，他说：“武汉的城市史，
可以从一件青铜器讲起。”任晓飞首先向记者
介绍了出土于黄陂王家嘴墓地的兽面纹十字
孔青铜尊。这件商代礼器肩部夔纹凌厉，腹
部兽面威严，“它不仅展现了商代青铜工艺的
独特审美，也实证了这一区域在商王朝南土
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随着历史演进，武汉的战略价值在三国
时期凸显。孙权筑夏口城（今武昌蛇山），将
其纳入东吴江防体系。黄陂滠口出土的青瓷
坞堡，生动还原了当时的军事聚落形态。至

隋唐时期，武汉因漕运勃兴迎来转型。武汉
博物馆展出的一件件唐代人物陶俑勾勒出市
井繁华。宋代是武汉枢纽地位确立的关键
期。湖泗窑出土的宋影青釉“瓜棱执壶”，以
其温润釉色颠覆了“湖北无宋瓷”的认知。“这
些瓷器通过长江水系远销各地，证明本地手
工业已深度融入长江贸易网络。”明清时期，
武汉三镇格局最终定型。明末清初的《江汉
揽胜图》以恢宏笔触记录了这一巅峰：武昌城
楼巍峨，汉阳码头繁忙，汉口商船云集。

回顾武汉文物呈现的长江文明史，任晓
飞总结出三大鲜明特质：首先是枢纽性，从

商代铜矿运输到明清漕粮贸易，武汉始终是
长江流域资源流通的关键节点，承担着连接
南北、贯通东西的重要使命；其次是包容性，
三国时期的青瓷坞堡、唐代胡人俑、宋代影
青瓷等文物，生动展现了不同文化在这片土
地上相互影响、融合共生的历史进程；最后
是创新性，无论是盘龙城青铜器对中原工艺
的本土化改造，还是湖泗窑独创的瓷器技
术，都彰显出长江先民在吸收外来文明基础
上勇于创新的精神特质。这三个特质共同
构成了武汉在长江文明发展史上的独特地
位和文化内涵。 （参与采写：叶飞艳）

江流文脉 城聚烟火

■长江日报记者黄丽娟 樊友寒

何以江城？答案就藏在奔涌的长江里。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长江日报记者走访考古、历史、古建和文物专家，解码武汉如
何从“九州通衢”的地理枢纽，成长为长江文明的重要见证者与参与者。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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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在武汉穿城而过，赋予武汉独特的城市气质。

（上接第一版）
这份荣耀背后，是汉剧400年历史的巨大张力

和魅力。今年2月12日，汉剧博物馆在汉口人民剧
院举行揭幕仪式。著名戏曲理论家郑传寅在现场介
绍，汉剧在中国戏曲史上的特点、地位和影响可用

“历史悠久、积淀丰厚、影响巨大”来概括。他说，“班
曰徽班，调曰汉调”的历史记载说明：对京剧创生有
重大影响的徽班，演唱的其实主要是汉调。可见，汉
剧是京剧的重要基础，它从剧目、声腔、行当、音韵、
风格等多个层面深刻地影响了京剧的生成和艺术形
态，享有“京剧之母”的美誉。

走进新落成的汉剧博物馆，400年的戏曲历史
徐徐展开。明代万历年间就已成熟的汉剧，不仅孕
育了“十大行当”的完整体系，更在清代“徽班进京”
时，由湖北罗田人余三胜将“湖广韵”带入京剧。也
正如何祚欢所说：“湖广韵让韵律伸展开来，听起来
舒服。没有湖广韵，京剧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好听。”

今年的“百戏工程”展演晚会上，年近八旬的汉
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和颜，携两代弟子毕
巍然、吴思雨共唱《贵妃醉酒》，赢得满堂喝彩。当年
梅兰芳先生六到武汉，在汉剧的沃土中汲取养分；而
陈伯华大师的《宇宙锋》，又将汉剧的精华带进京
城。这一来一往间，恰似长江与汉水的交汇，京剧与
汉剧的血脉交融从未间断。

夜幕降临，位于汉口老里份的武汉人民剧院，总
能传来声声戏曲，窗外晚风阵阵，仿佛应和着四百年
来未改的韵脚。从谭鑫培到陈伯华，从民众乐园到
汉剧博物馆，这条奔涌的戏曲长河，仍在“戏码头”的
烟火里绵延不绝。

商路绵长：
文物里的长江贸易

万里长江，千年商路。从远古先民的金玉镶嵌，
到唐宋时期的瓷器远航，再到明清之际的“九省通
衢”，武汉的商贸基因始终在长江的浪花中跃动。盘
龙城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镶金饰件，折射出3500年前
的文明曙光。这件中国最早的金玉镶嵌工艺品，不
仅展现了长江流域先民的匠心，更见证了早期长江
与中原文明的贸易往来，体现了最早的长江贸易。

李白“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诗句，最早赋予武汉
“江城”的文化标识。漫步武汉博物馆，一件件栩栩
如生的唐代人物陶俑仿佛穿越时空，将盛唐时期江
城的繁华盛景娓娓道来。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
说：“胡人俑、武士俑、仕女俑同出，说明唐代武汉已
是多元文化交汇的港口城市。”

宋代湖泗窑的“瓜棱执壶”则打破了“湖北无宋
瓷”的刻板印象。这些沿长江水系远销的青瓷器，将
武汉纳入了更广阔的贸易网络。

二妃山明楚王墓出土的文物讲述着更精彩的故
事。明代成化年间的青花龙纹碗底，那些来自波斯
的钴料斑点，与蓝釉执壶上的异域元素，共同编织出
一张跨越山海的贸易网络。

而清代《汉口丛谈》记载的“瓷器街”，让我们得
以想象汉正街昔日的繁华：景德镇的青花、龙泉的梅
子青、德化的白瓷在这里交汇，等待商船将它们送往
更远的地方。

1898 年，张之洞在奏折中正式将汉口镇冠以
“九省通衢”之名，但武汉作为贸易枢纽的故事，早在
商周时期就已开始书写。站在武汉博物馆的《江汉
揽胜图》前，历史的脉络愈发清晰。江上千帆竞发，
岸上屋舍鳞次栉比，城墙逶迤如龙，它们共同诉说着
一个事实：早在五百年前，长江就已成为连接世界的
贸易通道。今天，当我们在博物馆凝视这些文物时，
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片段，每件展品都是长江的浪
花，汇聚成这座城市流动的文明史。

大江奔流，见证着武汉三千年不息的文明脉
动。这座城市始终在与长江的对话中书写自己的故
事。如今的武汉，博物馆的文物与两岸的灯火相映
生辉，既守护着历史的温度，又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建造一座伟大的城市固然神奇，但更动人的是成为
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一部分。武汉的魅力，在于它
让每个普通人都能成为文明的传承者——在早点摊
的热气里，在轮渡的汽笛声中，在戏台的唱念间。这
座城市永远属于那些在传统中创新、在烟火中寻找
诗意的人们。正如长江之水滋养万物而不居功，武
汉的伟大，恰在于它让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能在
平凡中成就非凡。

武汉的城市烟火引八方来客。 陈亮 摄


